
域
多
利
山
道
上
有
一
小
段
路
，
兩
邊
都
是
墳

場
。
那
一
片
的
地
勢
，
背
山
面
海
，
中
間
凹
陷
，

恰
巧
又
是
一
個
拐
角
，
既
避
風
又
聚
氣
。
中
國
傳

統
風
水
學
以
為
，
有
山
有
水
才
會
有
氣
場
。
因
為

山
主
陰
水
主
陽
，
山
水
相
依
交
匯
，
方
能
形
成
丁

財
兩
旺
的
氣
場
。

堪
輿
家
最
看
重
山
脈
的
走
勢
和
姿
態
，
所
謂
來
龍
去

脈
便
是
如
此
。
我
晨
跑
時
，
常
常
經
過
那
一
片
墳
場
，

看
到
有
三
間
小
小
的
花
店
，
就
開
設
在
那
段
路
旁
。

三
間
花
店
都
是
簡
陋
低
矮
的
棚
屋
，
也
都
在
路
的
同

一
側
。
面
山
背
海
的
兩
間
相
鄰
，
另
一
間
相
去
不
過
十

幾
米
。
店
前
店
後
，
高
高
低
低
，
作
伴
的
全
是
墓
碑
和

長
眠
在
這
裡
的
人
。
除
了
墳
場
，
這
一
帶
少
有
人
居

住
。
想
必
這
裡
出
售
的
花
，
都
是
為
安
魂
於
此
的
人
所

準
備
。
走
進
去
一
看
，
果
然
，
除
了
各
色
菊
花
，
便
是

康
乃
馨
、
馬
蹄
蓮
、
黃
玫
瑰
，
以
及
柏
樹
的
枝
葉
。
最

邊
上
那
間
花
店
的
主
人
，
年
紀
相
仿
，
像
是
一
對
夫

妻
。
一
個
正
貓
在
一
塊
石
碑
上
刻
字
，
口
罩
罩
着
大
半

邊
臉
，
看
不
清
表
情
。

另
外
一
個
端
坐
在
門
口
，
半
長
的
頭
髮
隨
意
搭
在
肩

上
，
神
情
冷
寂
淡
定
。
見
有
人
走
進
，
絲
毫
沒
有
要
起

身
招
呼
的
意
思
。
來
此
買
花
的
人
，
多
半
胸
懷
衷
腸
心

有
慼
慼
，
清
冷
自
主
的
氛
圍
，
可
能
更
妥
當
一
些
。

店
裡
擺
放
的
花
束
花
枝
，
較
之
於
市
區
裡
的
其
他
花

店
，
除
了
顏
色
稍
稍
素
雅
之
外
，
並
沒
有
多
大
的
分

別
。
置
身
花
叢
輕
嗅
花
香
本
該
心
曠
神
怡
，
或
許
是
沾

染
了
墓
地
的
氣
息
，
只
覺
得
空
氣
裡
凝
滯
着
的
肅
穆
感
，
沉
悶
而

壓
抑
。

我
刻
意
探
頭
進
店
裡
，
揣
度
着
跟
店
主
搭
訕
幾
句
，
看
着
對
方

始
終
煙
火
不
沾
地
眺
望
着
路
對
面
的
墓
碑
，
只
好
打
消
這
個
念

頭
，
低
頭
訕
訕
的
走
回
到
大
路
上
。

生
死
之
事
，
中
國
人
向
來
慎
重
。
作
為
保
有
華
人
傳
統
文
化
較

為
完
整
的
地
區
，
香
港
卻
常
常
能
在
人
流
稠
密
的
街
區
看
到
墳

場
。
料
想
不
是
不
忌
諱
，
應
該
是
寸
土
寸
金
的
緣
故
。
剛
來
香

港
，
租
房
子
時
，
房
屋
中
介
張
口
就
問
我
，
是
否
介
意
推
窗
就
有

墳
景
觀
看
的
房
子
。
墳
景
房
和
山
景
房
的
租
金
幾
無
差
別
，
我
當

即
就
拒
絕
了
。

並
非
我
有
所
忌
諱
。
只
是
想
着
倘
若
日
日
住
在
墓
地
邊
，
凝
重

的
空
氣
一
定
會
影
響
睡
眠
。
有
試
過
深
夜
入
住
一
間
酒
店
，
整
夜

都
掙
扎
在
莫
名
其
妙
的
夢
裡
，
早
起
醒
過
來
覺
得
累
極
了
。
拉
開

窗
簾
一
看
，
正
對
着
的
居
然
是
一
處
依
山
而
建
的
巨
大
墳
場
，
環

山
而
立
的
墓
碑
，
似
陣
如
林
。
窗
外
陽
光
溫
熱
，
我
卻
頓
感
寒
意

四
起
。

小
時
候
讀
聊
齋
還
曾
幻
想
，
有
朝
一
日
也
能
遇
到
像
辛
十
四

娘
，
或
是
連
城
那
樣
的
絕
代
佳
人
，
不
計
生
死
，
無
關
榮
辱
，
談

一
場
轟
轟
烈
烈
的
曠
古
奇
戀
。
不
成
想
人
長
大
了
，
竟
會
覺
得
睡

眠
質
量
，
要
比
做
什
麼
夢
，
夢
到
了
誰
更
重
要
。
也
不
知
道
是
可

悲
還
是
可
嘆
。
不
過
，
人
長
大
了
，
總
歸
不
是
什
麼
好
事
情
。
一

塊
巧
克
力
就
能
在
舌
尖
上
蕩
漾
一
整
天
的
日
子
，
流
水
一
樣
逝
去

了
，
便
再
不
能
復
返
。

聖
誕
節
前
兩
日
，
我
依
舊
沿
着
那
段
路
晨
跑
，
居
然
看
到
有
很

多
盆
栽
的
聖
誕
紅
，
正
在
墓
地
花
店
標
價
出
售
。
乍
一
看
我
還
以

為
，
花
店
是
搭
聖
誕
消
費
的
東
風
。
轉
念
一
想
，
應
該
不
會
有
人

來
這
裡
買
聖
誕
紅
回
去
吧
。
倒
不
是
說
不
吉
利
，
就
是
搬
運
也
不

方
便
。
等
我
跑
到
坡
上
往
下
一
看
，
才
發
現
靜
默
在
山
谷
裡
的
墓

碑
旁
，
幾
乎
都
擺
着
一
盆
聖
誕
紅
。

原
來
長
眠
於
此
的
人
，
也
需
要
用
聖
誕
紅
來
裝
點
節
日
的
氣

氛
。

開在墓地裡的花店

從
致
祭
者
獲
派
的
︽
陳
映
真
先
生
生
平
簡

介
︾
，
可
知
內
地
當
局
對
陳
映
真
的
高
度
評

價
。︽

簡
介
︾
一
開
首
便
指
出
，
陳
映
真
是

﹁
忠
誠
的
愛
國
主
義
者
，
台
灣
同
胞
的
傑
出

代
表
，
著
名
文
學
家
，
台
灣
愛
國
統
一
陣
營
的
傑

出
領
袖
和
理
論
家
，
台
灣
中
國
統
一
聯
盟
創
盟
主

席
，
中
國
作
家
協
會
第
七
屆
、
第
八
屆
全
國
委
員

會
名
譽
副
主
席
…
…﹂

︽
簡
介
︾
以
較
大
篇
幅
，
敘
述
陳
映
真
不
平
凡

事
跡
，
對
國
家
民
族
的
重
大
貢
獻
︱

﹁
陳
映
真
先
生
對
國
家
和
人
民
忠
貞
不
渝
，
對

祖
國
統
一
大
業
充
滿
信
心
，
對
增
進
同
胞
福
祉
鞠

躬
盡
瘁
。
他
追
求
真
理
，
信
仰
堅
定
，
飽
經
磨
難

而
志
向
不
改
，
把
畢
生
的
精
力
獻
給
了
祖
國
統
一

和
民
族
復
興
的
偉
大
事
業
。
他
扎
根
群
眾
，
心
繫

人
民
，
把
全
部
的
智
慧
投
入
到
為
兩
岸
同
胞
謀
幸

福
、
為
台
灣
同
胞
謀
前
途
之
中
。
他
鐵
骨
錚
錚
，

氣
節
凜
然
，
在
捍
衛
國
家
和
民
族
核
心
利
益
的
鬥

爭
中
，
展
現
出
了
愛
國
主
義
者
的
昂
揚
銳
氣
和
浩

然
正
氣
。
他
光
明
磊
落
，
襟
懷
坦
蕩
，
自
覺
顧
大

局
、
重
團
結
、
講
風
格
、
做
奉
獻
，
體
現
了
高
尚

的
情
操
品
格
。﹂

︽
簡
介
︾
最
後
對
陳
映
真
作
出
蓋
棺
論
定
：

﹁
陳
映
真
先
生
的
一
生
，
是
愛
國
的
一
生
，
革
命
的
一

生
，
戰
鬥
的
一
生
，
奉
獻
的
一
生
。
他
的
逝
世
是
台
灣
愛
國

統
一
力
量
的
重
大
損
失
，
是
兩
岸
同
胞
的
重
大
損
失
。
他
的

崇
高
信
念
、
革
命
鬥
志
、
光
輝
人
格
永
遠
值
得
兩
岸
同
胞
銘

記
。
他
為
國
家
和
人
民
做
出
的
貢
獻
將
彪
炳
史
冊
。﹂

陳
映
真
可
謂
生
榮
死
哀
，﹁
備
生
人
之
全
福﹂
矣
！

︽
簡
介
︾
對
陳
映
真
作
品
，
也
予
以
嘉
許
：

﹁
陳
映
真
先
生
是
海
峽
兩
岸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台
灣
著
名
鄉

土
文
學
作
家
。
他
創
作
了
︽
我
的
弟
弟
康
雄
︾
、
︽
將
軍

族
︾
、
︽
唐
倩
的
喜
劇
︾
、
︽
忠
孝
公
園
︾
等
中
、
短
篇
小

說
以
及
為
數
眾
多
的
散
文
等
，
頌
揚
台
灣
同
胞
光
榮
的
愛
國

愛
鄉
傳
統
，
批
判
帝
國
主
義
的
侵
略
與
壓
迫
，
反
對
獨
裁
專

制
，
揭
露﹃
台
獨﹄
的
荒
謬
與
危
害
，
喚
醒
、
感
召
着
許
多

台
灣
同
胞
走
上
追
求
祖
國
統
一
的
道
路
。﹂

以
上
的
讚
詞
，
大
都
是
以
政
治
標
杆
出
之
。

我
覺
得
，
陳
映
真
的
身
份
首
先
是
作
家
，
社
會
活
動
家
不

過
是
他
的
副
業
而
已
。

︵
︽
我
與
陳
映
真
︾
之
三
︶

生榮死哀

認
識
一
孩
子
有
尿
床
的
問
題
，
媽
媽
在
尋
找
不
同

方
法
時
，
看
到
一
個
自
然
療
法
網
站
的
建
議
，
說
讓

孩
子
戒
掉
所
有
精
製
糖
及
碳
酸
飲
品
，
日
吃
兩
條
有

機
香
蕉
。
在
未
實
踐
任
何
療
法
之
前
，
她
着
女
兒
嘗

試
，
由
於
女
兒
也
願
意
，
於
是
也
戒
了
一
大
半
，
只

是
偶
爾
吃
糖
，
也
沒
有
日
日
吃
香
蕉
，
但
尿
床
問
題
竟
然

好
了
大
半
，
次
數
減
了
一
半
以
上
。

戒
口
向
來
是
治
標
不
治
本
的
做
法
，
現
在
坊
間
有
很
多

測
試
，
試
驗
人
對
什
麼
敏
感
，
由
果
仁
到
奶
類
到
肉
到
菜

到
小
麥
什
麼
都
有
。
要
防
治
發
病
，
以
上
的
當
然
能
作
為

指
標
，
但
個
人
認
為
並
非
長
遠
之
計
。
我
們
曾
介
紹
幾
個

患
濕
疹
的
孩
子
看
中
醫
或
順
勢
療
法
，
有
些
是
對
幾
十
種

東
西
敏
感
的
，
但
隨
着
濕
疹
康
復
，
本
身
敏
感
的
東
西
也

不
怕
了
。

身
體
有
毒
素
，
免
疫
系
統
紊
亂
，
自
然
會
錯
認
外
敵
，

不
應
該
敏
感
的
東
西
，
身
體
都
會
大
費
周
章
地
攻
擊
，
但

身
體
好
的
話
，
就
不
會
作
出
無
謂
或
錯
誤
的
自
衛
了
。
所

以
這
類
檢
測
只
是
臨
時
讓
病
人
喘
喘
氣
，
避
過
地
雷
，
但

要
拆
地
雷
，
必
然
從
中
醫
或
其
他
自
然
療
法
入
手
。

所
以
，
戒
口
不
是
治
療
，
但
一
些
根
本
不
應
該
放
進
口

裡
，
被
人
體
吸
收
的
東
西
，
把
其
戒
掉
，
其
實
不
算
戒

口
。
精
製
食
物
、
基
因
改
造
食
物
、
化
學
添
加
品
，
其
實

根
本
不
應
該
吃
。
包
裝
食
物
過
多
的E

仔(

食
物
添
加

劑)

、
快
餐
店
的
防
腐
薯
條
、
基
因
改
造
或
農
藥
過
多
的
水

果
，
本
身
有
病
患
在
身
的
人
，
吃
了
此
類
食
品
，
情
況
一
定
會
惡

化
，
因
為
身
體
要
再
比
平
時
勤
力
地
掃
垃
圾
清
廢
物
。
這
些
物
質
甚

至
會
影
響
神
經
及
消
化
系
統
，
對
慢
性
病
患
者
更
如
毒
藥
。

當
我
們
的
孩
子
四
歲
還
未
吃
過
薯
片
，
喝
過
汽
水
，
很
多
人
都
說

我
們
太
緊
張
，
但
事
實
是
世
上
如
此
多
美
食
，
為
何
要
吃
垃
圾
食
品

呢
？
只
要
沒
有
第
一
次
接
觸
，
他
們
便
不
會
強
求
要
買
，
就
算
和
同

學
野
餐
時
，
其
他
小
朋
友
吃
，
他
們
喝
一
口
，
回
家
也
知
道
不
會
有

的
，
也
不
會
再
問
。
有
趣
的
是
，
有
時
候
兒
子
還
會
說
太
甜
。

健
康
的
零
食
有
很
多
，
不
是
全
都
為
淡
然
無
味
的
果
仁
，
還
有
有

機
果
汁
的
橡
皮
糖
或
波
板
糖
、
有
機
米
奶
的
小
包
裝
、
風
乾
水
果
或

蔬
菜
，
實
在
不
需
要
去
試
不
應
該
吃
的
零
食
了
。

戒口是治標還是治本?

四
十
六
屆
校
友
贈
張
學
友﹁
經
典
世
界
巡

迴
演
唱
會﹂
高
價
票
三
張
，
得
以
去
紅
館
觀

看
演
出
。
我
自
己
是
不
會
買
如
此
高
價
票
去

看
表
演
的
。

進
入
場
館
，
人
聲
沸
騰
，
全
場
滿
座
。
主

角
出
場
，
更
是
掌
聲
不
絕
。
張
學
友
號
稱
是
香
港

歌
唱
界﹁
四
大
天
王﹂
之
一
。
應
該
說
，
他
是
唱

功
最
有
實
力
的
一
個
，
天
王
之
稱
，
名
副
其
實
。

全
場
座
位
逾
萬
，
如
以
平
均
票
價
五
百
計
，
一

場
收
入
近
五
百
萬
。
扣
除
稅
項
及
場
租
，
演
唱
者

收
入
也
在
百
萬
之
數
吧
。
可
見
能
唱
比
能
寫
的
收

入
高
出
許
多
倍
。

我
生
平
缺
乏
藝
術
細
胞
，
既
不
能
唱
，
也
不
能

跳
，
只
會﹁
爬
格
子﹂
。
可
惜
爬
格
子
不
值
錢
，

特
別
在
香
港
是
如
此
。
在
美
國
，
如
果﹁
爬
格

子﹂
爬
出
名
氣
，
收
入
卻
是
頗
可
觀
的
。

我
因
為
頗
為
疲
倦
，
半
場
即
退
出
，
但
場
外
卻

有
不
少
人
來
要
票
尾
，
聲
稱
買
不
到
票
。
我
不
知

他
們
是
否﹁
黃
牛
黨﹂
，
不
敢
造
次
，
但
他
們
窮

追
不
捨
。

﹁
四
大
天
王﹂
，
各
有
所
長
，
有
的
是
長
相

﹁
靚
仔﹂
，
因
而
入
選
。
如
劉
德
華
、
黎
明
。
但
真
正
以
唱

功
著
稱
，
應
首
選
張
學
友
。
當
今
歌
唱
家
能
突
圍
而
出
，
該

是
能
唱
能
跳
的
，
能
跳
的
首
推
郭
富
城
，
能
唱
的
該
是
張
學

友
。
但
現
在
看
張
學
友
，
也
已
是
能
唱
能
跳
的﹁
雙
輝﹂
。

他
也
能
跳
得
似
模
似
樣
，
並
不
輸
蝕
郭
富
城
。

要
唱
上
一
晚
，
還
要
跳
上
一
晚
，
可
不
簡
單
。
體
力
必
須

能
夠
勝
任
，
邊
唱
邊
跳
，
難
度
頗
高
。

現
在
要﹁
當
紅﹂
的
歌
唱
家
，
唱
功
當
然
是
基
本
條
件
，

但﹁
賣
相﹂
也
十
分
重
要
。
相
信
國
際
上
的
著
名
歌
星
也
是

如
此
。
看
人
先
看
相
，
聽
歌
先
看
人
。
如
果
唱
歌
者
長
相
醜

陋
，
必
然
首
先﹁
倒
人
胃
口﹂
，
如
何
吸
引
人
聽
得
下
去
？

香
港
的
四
大
天
王
，
長
相
都
不
錯
。
先
天
賦
以
他
們
美
妙

的
歌
喉
，
也
讓
他
們
起
碼
有﹁
七
分
靚
仔﹂
，﹁
四
大
天

王﹂
都
是
如
此
。
四
人
之
中
，
論
靚
仔
，
學
友
只
能
敬
陪
末

座
，
論
歌
喉
，
學
友
應
屬
首
選
。
加
上
當
前
他
能
蹦
蹦
跳

跳
，
顯
得
年
輕
幾
歲
，
更
為
他
作
為
歌
唱
家
加
分
。

張學友演唱會

近
日
天
命
與
一
位
心
理
學
專
業
朋
友

聊
天
，
聽
他
提
起
最
近
看
的
文
章
。

心
理
學
一
般
認
為
，
我
們
每
人
的

﹁
原
生
家
庭﹂
對
人
格
的
塑
造
影
響
很

大
，
但
家
庭
顯
然
不
是
唯
一
的
影
響
，

否
則
如
何
解
釋
雙
胞
胎
、
三
胞
胎
在
同
一
個
家

庭
出
生
、
長
大
，
但
性
格
有
時
候
會
截
然
不

同
？其

實
除
了
外
界
影
響
之
外
，
我
們
本
身
似
乎

就
有
天
生
的
性
格
、
處
事
態
度
，
就
像
胚
胎
一

樣
，
決
定
我
們
的
基
本
氣
質
，
甚
至
還
決
定
了

未
來
可
能
發
展
的
範
圍
。
這
就
像
我
們
的
天
生

﹁
原
力﹂
一
樣
，
驅
動
我
們
的
行
為
。
例
如
，

一
個
天
生
膽
小
的
哥
哥
和
天
生
叛
逆
的
弟
弟
，

他
們
在
同
一
個
家
中
，
哥
哥
被
父
母
懲
罰
的
機

會
就
相
對
較
少
。

他
可
能
會
感
受
到
家
庭
帶
來
的﹁
愛﹂
更

多
，
而
這
有
可
能
影
響
他
今
後
與
子
女
的
相
處

方
式
，
或
者
看
待
愛
情
、
親
情
的
方
式
。
那
麼

他
到
底
是
會
成
為
如
自
己
父
母
一
樣﹁
脾
氣

好﹂
的
人
，
還
是
反
其
道
而
行
之
，
決
定
權
在

他
自
己
手
上
。

其
實
簡
單
而
言
，
可
以
說
是
每
個
人
至
少
有

三
個﹁
自
我﹂
，
第
一
個
是
基
因
決
定
的
；
第

二
個
是
成
長
環
境
、
經
歷
影
響
的
；
而
第
三
個

則
是
我
們
對
自
己
的
期
盼
和
追
求
。

朋
友
笑
問
天
命
：
那
麼
這
裡
所
說
的﹁
第
一
個﹂
，
也

就
是
由
基
因
決
定
的
自
我
，
是
不
是
有
點
像
是
算
命
所
說

的
八
字
命
格
呢
︱
天
生
注
定
某
些
人
的
性
格
如
此
，
後

天
也
很
難
完
全
改
變
，
只
能
在
這
個
原
有
的
基
礎
上
盡
量

配
合
他
的
發
展
，
揚
長
避
短
。

天
命
覺
得
這
樣
的
說
法
有
一
定
道
理
，
但
是
如
果
按
照

朋
友
介
紹
的
這
個
理
論
，
更
加
重
要
的
應
該
是﹁
第
三

個﹂
自
我
：
我
們
期
盼
成
為
的
那
個
自
己
。
這
也
正
是
我

常
常
引
導
客
人
所
想
的
：
如
果
你
相
信
天
命
的
話
，
我
告

訴
你
命
運
是
可
以
掌
握
在
你
手
中
的
。

問
題
是
，
你
到
底
有
多
想
改
變
命
運
？

我們體內的「原力」

「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床描。繡成安
向春園裡，引得黃鶯下柳條。」傍晚時分，堂屋
前面的花朵開了，女工們拿着描花的彩筆，精心
地把花朵描在繃着繡布的繡架上。繡成的屏風擺
放在春天的花園裡，因繡得精巧逼真，竟引得黃
鶯飛下柳條，向着繡幛中的花間飛舞。好美的詩
句，好雅的閒情，這便是唐代詩人胡令能所寫的
《刺繡》詩。
胡令能，古河南省莆田縣人，幼時家貧，沒有
機會讀書，及成年，以修補鍋碗盆缸為生。傳說
一次寐中，夢見有人剖其腹，將一卷詩書置於體
內，從此才情頓開，能吟詩作賦。不知當年作詩
幾何，流傳在世的只有四首，其中就有《刺繡》
這一首。詩人筆下的繡女，不是孤獨一人，而是
為數眾多的集體。她們或來自莊園大戶，或者來
自女紅作坊，眾多女工聚集一起飛針走線，描圖
繡花。一邊刺繡，一邊在春天的花園裡展示繡
工，這才牽動了詩人婉約細膩的情愫。
在我國古代，凡是女子，父母寧可不讓她讀
書，也不能不學刺繡。無論富家小姐，還是貧家
姑娘，學習織紉刺繡，是必習之功。學會了刺
繡，也就鋪就了未來的持家之路。胡令能生活在
唐代，從詩中看，那時的刺繡工藝就已很精湛
了，詩作本身就是鼎盛的體現。那時的刺繡，一
般用作服飾上的點綴。一個沒有機器織紉的時
代，僅憑手工技藝，就可以盡態極妍，都緣於精
工巧作的結果。我們看古裝劇，那一襲華美的戲
衣上，無論是領襦、袖口還是腰繫的絹帶，都離
不開刺繡。因為刺繡，才讓人感受到舞台上的水

袖輕回，曼妙姿態。
因為刺繡，從而產生了繡樓，這是古代女子專
做女紅的地方，它不僅是一個勞動場所，休閒的
場所，還是一個學習技能的場所。繡樓的產生，
促進了針法以及圖案的藝術創作。舊時女子八九
歲習刺繡，十幾歲習縫紉，像紡織、編織、刺
繡、剪花等等的工藝，都要一一精通。所以說學
刺繡，首先鍛煉的不是手巧，而是定力和心性，
練就女子氣定神閒，心靜如水。優雅的女子除了
讀書、撫琴，還有安靜地端坐一旁，含首低眉，
指尖翻飛。溫柔的背後，是不羈的高貴。
傳統刺繡，是我國悠久的民間藝術，已有幾千

年的歷史，它的工藝遍佈全國，比如湘繡、蘇繡
等等，針法也各有不同。唐時針法就已豐富多
變，有平繡、打點繡、紜襉繡等，到宋時更趨完
美，變化無窮；至明、清時期，針法已有九種之
多，可表現出色階的深淺變化，以凸顯描繪對象
的精美絕倫，體現色彩鮮明的裝飾效果。有了上
面的各種針法，古代做工繁瑣的服飾就可以右衽
交領，長裙飄逸了，白居易有詩「紅樓富家女，
金縷綉羅襦」，便是對精美刺繡的詠讚。
說起刺繡，沂蒙山區不失為刺繡之鄉。小時

候，比我年長點的姐姐們，每天做完家務，手裡
就托着個繡花繃子繡花。繃子是竹蔑做的，兩個
一大一小的竹圈緊緊相扣，將要刺繡的布面繃在
上面。沒有竹做的繃子，簡單的木框也行，布面
鋪上，沿着四周按幾個圖釘。用這種方法繡床
圍、繡枕套、繡茶盤巾、繡門簾。彷彿是女人的
天性，我從小就喜歡繡花，最初學的是繡手絹，

繡好後，就開始學着繡門簾了。鄉下
的屋子，一排三間，中間是堂屋，兩
邊為裡屋。裡間沒有門，大都懸塊布
幛遮擋着，以便主人在裡邊活動，於
是繡花的門簾就派上了用場。有着門

簾的房間，必是女孩居住的閨房，每每出進，都
是手兒輕挑，窈窕身子一閃，別有韻味。
女孩到了將要出嫁的年齡，家裡人要種桑養

蠶，剝繭抽絲，將經心繅好的絲線染得五顏六
色，供作嫁妝之用。不管是誰買布、誰裁剪，嫁
衣上的圖案都要自己描繪，自己刺繡。沒有長足
的功夫，是做不出一襲華美的嫁衣。除此之外還
要繡門簾、繡幛，再繡個繡球墜在兩邊。女孩出
閣就成新媳婦了，用青士林布做枕頭是新媳婦的
必修課。枕頭兩端是錦緞花頂，華麗水緞與五彩
絲線交相輝映，放在婚禮上滿庭喜慶。枕頭頂的
圖案有人物故事，也有花鳥魚蟲。誰家女孩枕頭
做得多，說明誰家女孩心靈手巧，不僅透露出新
媳婦娘家的家境，還決定着她在婆家未來的地
位。
鄉下的女孩學習刺繡的機會特別多，冬天下雪

的時候，姐妹們聚到一起圍坐在床上做女紅，一
邊做一邊切磋技藝，既增添了情趣，又增加了鄰
里間交往。哪位姐妹的刺繡做得多，說明她不久
就要嫁了。新時代的女子出嫁，已不用轎簾、繡
幛這些古舊的物件，可傳統的枕頭頂子還是要繡
的。曾經有個姐姐出嫁，光給婆家人做的鞋、枕
頭就有兩大摞。出嫁的那天擺放在紅漆的傢具
上，由送親的人用兩根木槓抬着，和眾多嫁妝一
起穿街走巷，每經過一個地方，都有人圍攏觀
看，品評繡工。這些精心繡製的嫁妝一旦進入婆
家，便要一一送人了，婆家長輩、親朋好友，每
人一對，剩下的都讓鬧新房的搶走了。
新婚之後，日子按部就班，新媳婦除下地幹

活，家務勞動，便又開始了新的刺繡，做老虎
鞋，縫老虎帽，繡嬰兒戴的肚兜。這時候的繡
工，就不只是為他人所用了，而是為了愛情的結
晶，未來的寶寶，此生生命的延續。肚兜所用的
布為大紅色，上繡蠍子、蜈蚣、蛇、蟾蜍、壁虎
等圖案，據說可以驅祟邪，避五毒，護佑嬰兒健
康成長，以濃郁的鄉土氣息，表達出質樸的人間
情感。
遺憾的是，這樣的氛圍已再也看不到了，今天
的生活中，無論是城裡還是鄉下，幾乎找不到一
個練習繡花的女孩，練習繡花的地方。集市上，
商場裡，到處展示着機繡的用品，被上的、枕上
的、桌上的，儘管針法粗糙，仍受到臨嫁之女的
青睞。人們漸漸適應了快節奏的生活，那種與眾
姊妹一起探討針法切磋技藝的場景、情趣和時
光，都一去不復返了。
幸而，就像一朵朵花兒的開放，近年來，各地
民間刺繡工藝合作社悄然湧出，山東費縣的卞氏
刺繡，蒙陰的魏城巧嫂子手繡，開創了沂蒙山區
刺繡的新女紅時代。在這裡，不僅能領略到精湛
的刺繡技藝，還能感受到濃濃的民俗文化。她們
不同於舊時代的婦女，刺繡為了生活之需，而是
為了追求獨特的創意、情趣和個性。大至古色古
香的繡衣、繡被、壁掛，小至針線細密的荷包和
掛件，凡是與刺繡有關的作品，展櫥中都擺得琳
琅滿目。她們還深入鄉村和家庭，搜集挖掘了數
件百年以上的民間繡品，那些繡品針法活潑、線
條明快、色彩和諧，皆出自當年的新媳婦之手。
在魏城的民間刺繡工藝櫥窗裡，甚至展出了收藏
百年的轎簾、門簾，遠遠看去針法勻整、繡工精
細、栩栩如生，極致的精美，令人窒息。她們用
自己的堅守，喚起了人們對民族文化的熱愛和珍
視，從而有力地推動了民間刺繡和民俗文化的挖
掘和傳承。

漸行漸遠的民間刺繡

三
十
六
歲
的
台
灣
歌
后
蔡
依
林
驚
爆
失

戀
，
跟
三
十
二
歲
混
血
男
模
錦
榮
，
於
上
月

和
平
分
手
，
終
結
六
年
姊
弟
戀
。

這
幾
乎
是﹁V

J

戀﹂
預
期
的
結
局
，
從
來

女
尊
男
卑
的
戀
情
難
有
完
美
結
局
，
尤
其
男

方
是
圈
中
人
，
名
氣
和
收
入
年
年
月
月
被
拿
來
與

女
方
比
較
，
重
創
男
人
的
尊
嚴
。
就
像
當
年
的
鄭

裕
玲
和
呂
方
拍
拖
，
由
於
呂
方
的
工
作
是
集
中
在

內
地
登
台
，
在
香
港
人
氣
遠
低
於
女
友
，
他
告
訴

我
，
其
實
他
在
內
地
一
個
商
演
有
六
位
數
字
歌

酬
，
收
入
頗
豐
，
比
起
鄭
裕
玲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
他
又
經
常
送
厚
禮
給
鄭
裕
玲
，
可
是
大
家
先

入
為
主
，
把
他
形
容
成
食
軟
飯
，
要
靠
鄭
裕
玲
供

養
，
甚
至
他
用
自
己
的
錢
買
了
輛
新
車
代
步
，
也

被
指
是
女
友
送
給
他
的
，
呂
方
受
不
少
委
屈
，
又

要
應
付
巨
大
壓
力
，
結
果
兩
人
分
手
收
場
。

錦
榮
在
外
國
長
大
，
與
台
灣
土
生
土
長
女
友
在

背
景
及
文
化
上
有
差
異
，
熱
戀
初
期
當
然
沒
問

題
，
可
是
熱
情
過
後
，
要
面
對
現
實
，
磨
合
就
一

點
不
容
易
，
尤
其
錦
榮
一
直
被
指
是﹁
背
後
的
男

人﹂
，
他
的
壓
力
可
想
而
知
。
加
上
他
對
婚
姻
，

他
有
三
個
霸
氣
條
件
：
一
，
婚
戒
不
離
手
、
二
，

老
婆
冠
夫
姓
、
三
，
夫
妻
財
產
共
有
；
第
一
、
二

個
條
件
還
可
以
接
受
；
至
於
夫
妻
共
產
，
對
於
憑

打
拚
，
用
血
汗
打
出
一
片
天
，
成
為
歌
后
的
蔡
依
林
來
說
，

當
然
覺
得
難
以
接
受
，
更
會
聯
想
錦
榮
跟
她
拍
拖
是
覬
覦
她

接
近
五
億
港
元
的
家
財
，
很
多
女
人
都
不
可
能
答
應
。

他
倆
的
經
理
人
已
有
默
契
，
分
別
證
實
分
手
消
息
，
並
口

徑
一
致
稱
兩
人
是
經
溝
通
後
和
平
分
手
，
現
在
還
是
好
朋

友
。
又
做
好
危
機
處
理
，
放
風
指
據
蔡
依
林
友
人
透
露
，

﹁V
J

戀﹂
玩
完
主
因
是
性
格
不
合
，
但
兩
個
都
是
成
熟
和
高

EQ

的
人
，
分
手
後
仍
有
相
約
食
飯
。
堵
塞
傳
媒
胡
亂
猜
測
分

手
原
因
，
影
響
二
人
形
象
的
可
能
性
。

分
手
對
於
蔡
依
林
來
說
不
是
壞
事
，
她
今
年
才
三
十
六

歲
，
仍
有
青
春
隨
時
開
始
另
一
段
新
戀
情
。

蔡依林錦榮為何分手?

百
家
廊

若
荷

楊天命

天言天言
知玄知玄

湯禎兆

路地路地
觀察觀察

查小欣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趙鵬飛

鵬情鵬情
萬里萬里

彥 火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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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的殯儀大廳正面及《生
平簡介》都用上陳映真華年的
相片。 作者提供


